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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崔泓

一个婴孩，她“在摇篮里哇哇啼哭……

谁知道，她是冷了、饿了，还是不开心了。

一阵美妙的乐曲响起，那个婴孩即刻停止

了哭泣，而那个神奇的婴孩，就是现在的

我，那个从小爱听音乐的我。后来妈妈告

诉我，在她十月怀胎期间，就是这样弹着

琴儿、唱着歌儿对我进行胎教的，或者我

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就是在那个时候缔结起

来的吧”！当三年级的女孩孙艺闻这样述

说时，我觉得特别的奇妙。

孙艺闻，目前在上海知名度甚高的徐

汇区向阳小学就读。学校门口就是很久以

前李叔同、丰子恺和田汉、聂耳曾走过的

永嘉路，如今傍晚的弄堂里总是传出优雅

的琴声。我认识孙同学，是因同为新民周

刊资深读者的范建军校长请我助力孩子们

成立学生社团鲁迅知己社。而刚戴绿领巾

的孙同学就是最小的知己。孩子们觉得鲁

迅这位爱吃茴香豆的绍兴爷爷很有亲和

力，还在校园里种了两棵绍兴爷爷笔下赞

美的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鲁迅喜欢的，知己都喜欢。

去年末，向阳小学鲁迅知己社被徐汇

区文明办命名为未成年人文明创建先进集

体（全区仅四个）。范校长由此决定在校

园里展开一场高品位的文化活动。因为鲁

迅先生是当年向国民推介贝多芬乐曲的第

一支笔，学校音乐教研组就和鲁迅知己

社的孩子们联袂展开了纪念贝多芬诞生

二百五十周年的庆典，以此致敬不朽。

其中，孙艺闻最为熟悉贝多芬爷爷的

多部交响作品及其艺术魅力。她告诉同学

们：“在我四岁那年，开始接触到钢琴这

个西洋乐器，启蒙老师余文敏就说钢琴是

乐器之父。当时，我只要坐上琴凳，就好

像被胶水粘在琴凳上一样，一坐就是一个

有个爷爷叫贝多芬

多小时。有一天余老师为我亲自弹奏了一

曲《C 小调悲怆奏鸣曲》。也就是从这以

后，我就莫名地迷恋上了贝多芬的音乐，

单纯固执地偏爱他的作品。” 

随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947 于

去年 12 月 16 日举行了“贝多芬在中国——

纪念贝多芬诞生 250 周年 16 小时马拉松

音乐会”直播，这是上海文化的神来之笔。

孙艺闻告诉我：“音乐教研组的老师

们运用学校‘音乐频道’、艺术教学、午

休等时间，让向阳小学的师生有幸聆听了

这一前所未有的音乐盛会。”她还向我强

调说：“这次空前的音乐会直播，近六十

位海内外优秀音乐家带来了贝多芬作品的

纯正演绎，让所有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大饱

耳福，也让我这个小小音乐爱好者在听讲

音乐背后的故事。” 

这位九龄童，还很自然地询问我小时

候是如何知道贝多芬的。我坦言自己求学

时是音乐差生。我是先熟悉圣诞老人，再

熟悉外国还有个爷爷叫贝多芬的。那是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姐姐一样的初中

音乐老师殷亭如常把我留下补课。但是在

她眼里，我不是差生，只是频频捣乱的“皮

大王”。那时我迷上了足球，但她老是让

我去熟悉五线谱。她很爽朗，很亲切地给

我弹奏了一曲曲贝多芬的著名作品。

她还告诉我关于“扼住命运咽喉”的

励志典故；并强调我喜欢的俄罗斯音乐不

是世界的全部。为了启发我的乐感，她在

弹奏关键情节时会暂停一下；印象最深的

是“磅、磅、磅”之后，她问我：“你眼

前出现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的眼

前什么都没有出现啊！”瞬间，她的眼睛

里出现了眼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王泠一（上海，学者）


